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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少學校都計劃在新高中的選修課程中選教「小說

與文化」單元。「小說」跟「文化」都是牽涉甚廣而

深入專門的範疇，如何在中五或中六的 42 節內縮龍

成寸、舉重若輕，讓學生通過「閱讀不同時代、不

同類型的小說，探討作品所蘊含的文化內涵，培養

理解、分析、評價的能力，並增強對中華文化的認

識、反思和認同」？（《中國語文課程及評估指引》（中

四至中六）頁 103）文學評論家、浸會大學中文系黃

子平教授可能是最能點出箇中關鍵的一個人。啟思

在他出席「紅樓夢小說獎」頒獎禮之前訪問了他。

啟 = 啟思出版社 黃 = 黃子平教授

啟：�高中語文教師在教授「小說與文化」單元

之前，該如何理解小說跟文化的關係？

黃： 「文化」是一個包羅萬象的範疇，「小說」

只是一種文類，一種體裁，把這兩者連結

起來，設計一門選修課程，必須把握好核

心的理念。如果把「小說」定義為「講故

事」，定義為一種「敍事」，那麼，我們知

道，文化須靠敍事來凝聚，文化的價值靠

敍事來承傳。這樣理解兩者的關係就能把

握到最核心的理念。不論中外，小說的起

源都是圍坐篝火旁，聽某一個記性好的長

者，敍述自己部落、氏族的故事，從神話

到傳說再到小說，就是一部落、一氏族的

集體記憶。代代相傳的小說呈現了複雜的

文化面貌，經由閱讀小說，人們不斷地重

新認識他們是「誰」，他們「從哪裏來」，

他們「要到哪裏去」。我想這就是課程設計

者所說的，對文化的「認識、反思和認同」

的意思吧。

啟：�中國傳統的小說不僅以說故事為目的，總帶

着教訓，「教訓」的內容是否源於儒家教化？

黃： 中國人很自覺地要藉故事來「故溫知新」。

說故事是為了知道歷史——帶着未來的盼

望把過去收納到現在。在我們的生命中，

時間像流水一樣，逝者如斯，不舍晝夜。

只有敍事能把時間的三個維度（過去、現

在、未來）呈現，可以將時間線折疊、回

敍、預示、比較。既然小說要成為明日

的借鑑，它便不能單純地說故事。為甚麼

這個故事值得講、它要承傳些甚麼，便成

為小說家要考慮的問題。回溯到早期的敍

事，譬如說「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」。

「懼」甚麼？歷史的道德教訓呀！要說這個

時代的故事，很自然地歸結到世道人心，

這便成為小說最重視的價值——道德價

值。道德價值有承傳也有變化，新一代自

有新的價值觀。從小說中也看得到發展變

化，唐傳奇是「士人」的價值觀為主，明清

之際，市民道德觀就在小說中佔了主導。

訪黄子平教授談「小說與文化」 周燕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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祕性，每天跟你擦身而過的大部分都是陌

生人，不像在鄉村，整條村子的人都互相認

識，彼此之間幾乎無祕密可言，可是城市生

活卻充斥著陌生、巧合、偶然。現代小說所

以那麼複雜，跟生活方式有莫大關係。

 從另一角度看，小說不都是都市的產物嗎？

都市人口聚集，才有小說的聽眾。西西的

《浮城誌異》也可以是很「傳統」的，不就是

看圖說文嗎？我也教過這篇小說，發現學生

比我們老師更能把握類似的「非傳統」的作

品。從這個例子來看，把傳統的視野座標調

整一下，就能看得通一篇很「現代」的小說。

 對文化最籠統的定義就是：生活方式的總

和。我們教「小說與文化」，就抓住這條主

線：從小說去看人曾經怎樣活過、如何活

着、該如何活下去。能從各式小說人物的故

事看到人的生存處境，思考「人心」和「人

生」，就能把整個單元貫串起來。

後記：

因着「小說與文化」的因緣，讓我得以訪問

心儀的文學評論家。短短一個半小時，在黄教授

陽光充沛的辦公室裏，聽他用精準的語言描摹一

幅貫通古今的小說教學藍圖，何處該淡染、何處

該細描；何者為主軸、何者為旁枝，可謂佈置停

當、格局明朗。我希望老師讀過這篇訪問之後，

同樣有豁然開朗的感覺，有信心面對「小說與文

化」這個嶄新的教學單元的挑戰。

啟：�不少古代小說宣揚儒家的仁義觀，你認為老

師引導學生讀這些小說時，該讀得多深入，

要不要去剖析「仁」「義」的概念？

黃： 我覺得老師應該跟學生深入剖析這些文化概

念，不要放棄道德的立場及承傳文化價值的

責任。通常講起來，就是討論「忠」「義」不能

兩全啦，其實「仁」和「義」才是一對核心的

文化範疇。「義」是對「仁」的補充和調節：仁

愛、慈悲、恕道，都是最正面的文化價值，

但是當「仁」太抽象、太極端的時候，便變成

無原則的包容，這時要「義」來補充和調節。

光 講「義」不 強 調「仁」，沒 有「仁」的 道 德

理想的照耀，也會走向偏頗，變成黑社會的

「義」了。譬如當講到《三國演義》中關公的遭

遇時，應該引導學生深入分析這些觀念。

啟：�從現當代小說中選材的時候，城鄉對比是一

個很受注意的題材。香港學生多無鄉土經

驗，教師如何帶引學生進入鄉土的世界？

黃： 鄉土小說作家其實是進入城市以後才有懷鄉的

情結的。他們看到自幼成長的鄉土正在逐漸

消失，於是反思煩囂的城市生活、懷戀鄉村的

純樸天真。小說家離開了鄉土進入城市後，

生出一種「無家可歸」的感覺，那是一種永恆

的鄉愁，讀鄉土小說而能讓學生明乎此，就

相當不錯了。因此，鄉土的小說中描寫的事

物、情節，那些學生看來與他何干的內容，其

實都不是最重要的，因為我們要讓學生從小說

中讀到的是人心——城市人的失落、永恆家

園的失落——從而拾回追尋的欲望。

啟：�從傳統小說跳進複雜的現當代小說世界，教

師教學時要注意甚麼？

黃： 現代生活太複雜了，這使小說不能仍舊去講

一個情節完整的故事。例如西西的《浮城誌

異》，可能有老師覺得它不是小說，但城市

的體驗不正是如此嗎？片段式的、不連貫

的、零碎的。都市生活本身就有很強的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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